
今天， 他的步枪雄赳赳地站着，

象 一 团烈火， 熊熊闪光，

呵， 南斯拉夫， 你这战士的心房，

象空中的太阳通红透亮 … ． ．

无 名 战 士 墓

冲过硝烟 、 枪林和弹雨 ，

你们， 高高站在阿瓦拉山上，
鬻

呵， 无名的战士， 人民的骄傲，

辉映着南斯拉夫金色的太阳 … …

八名身穿 民族服装的战士？

不 ， 千百颗星斗在蓝天 上闪光，

八个人， 八尊威严的石 像？

不 ， 千百个英魂在大地上跳荡！

也许， 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平原的儿子 ，

将最后 一 滴血 洒 在乌 日 策的 山岗；

或者， 甩出去 无 数颗 土制的手雷，

在奈雷特瓦河谷 轰轰炸响 … …

呵， 是解放山扎克地区 的英雄的部队，

又冲过苏捷斯卡河密集的火网？

跟随铁托从德尔瓦尔来到维斯岛，

’

让胜利的旗帜呼啦啦地飘扬 … …

今天 ， 在贝尔格莱德， 阿瓦拉山，

高高耸立着八尊石像，

树荫掩映着无名战士墓，

象儿子 偎依在母亲的胸膛 。

不， 你们没有死， 没有躺下，

而是化作了萨瓦 河上的月亮，

化作 了 亚得里 亚 海滨 温暖 ．的风，

俄维尼的花朵， 普拉的阳光 … “

为此， 我要献 一 束中国的茶花，

献上 一 首诗， 真诚的敬仰，

呵， 无名战士 ， 你这血与火中永生的，

呵， 南斯拉夫，

’

你这 巴尔千的凤凰l

豢 无名战士墓在贝尔格莱德南郊的阿瓦

拉山顶 。 这里有八个身穿民族服装的高大的

灰色石雕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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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瓦 河 之 波． 二首，

一 支步枪

— — 写在兄弟的南斯拉夫

张 廓

他手秉刺刀 ， 在枪身

匆匆刻下这战斗过的村庄 。

在贝尔格莱德的卡莱梅格丹南斯拉夫军

事 博 物 馆 里， 陈列着 一 支步枪， 枪身上刻

满了游击队战斗过的许多地方的名字， 而战

士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… …

象
一

位哨兵雄赳赳地站着，

这， 是 1 支普通的步枪；

战士 呢？ 那位不知名 的战士 呢？

— — 如今， 他在何方？

当年， 每次钢血交飞的战斗 之后，

浓烟 、 烈火还烤炙着他的面庞，

这是诗， 没有节奏， 也没有韵脚，

可 心 儿在跳荡， 热血在流淌，

诗行之间也没有 一 颗标点，

却有闪烁的星月 、 燃烧的太阳 … …

于是， 枪托上， 那 星 星点点，

全是奔腾的河流， 连绵的山岗，

血与火中挺立的南斯拉夫 — —

高原 、 峡谷 、 丛林 、 草莽 … …

那天 黎明之前， 战士在山涧中倒下，

幽深的涧底珍存了他的理想，

珍存着 一 颗忠于祖国 的心 ，

当时， 他脚边的百 合花， 尚未开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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